第三條道路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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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橫掃全球。英美兩國，保守黨、共和黨連選連任，柴契爾和雷根成了民族英雄，風光了一屆又一屆。接下來，東歐倒戈，蘇聯解體，西方冷戰勝利，全球經濟一體化，更把崇尚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推到沸騰的頂點。 

　　月盈則虧，水滿則溢。有意思的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思潮率先從歐洲充分就業的福利天堂溢出來了。資本在全球範圍大規模流動，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産業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強烈衝擊西歐福利國家，高稅收、高福利難以爲繼。近年來，歐洲學者相繼抛出《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陷阱》、《全球化危機》等宏篇巨著，大聲疾呼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英國工党領袖布萊爾發誓，繼續探索超越傳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吉登斯，號稱是布萊爾的精神導師，1998~1999年連續著《超越左右》和《第三條道路》兩書，從政治哲學的高度，對當代的主義之爭進行廣泛探討。　作爲一名長期批評資本主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吉登斯不同意福山之《歷史的終結》，反對哈耶克的市場至上和個人至上，驚呼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浪潮，把我們帶入\"一個充滿錯位和不確定的世界，一個\'失去控制的世界\'。\"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變化快\" - 崔健的一句歌詞，反映出探索者的心態。 

　　（一）階級鬥爭熄滅論 

　　首先，最直接、最主要的挑戰是階級陣線模糊了。 

　　民主選舉奪取政權，最重要的是編織什么樣的執政綱領可以贏得多數選票。1951年，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創建\"社會主義者國際\"，自信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統一中，找到了一條既不同於美國資本主義、又不同于蘇聯共産主義的第三條道路。議會鬥爭，福利國家，公費醫療，全民教育，企業國有化，工人參與管理，工黨、社會民主黨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嫡系傳人。 

　　不曾想，幾十年時間過去，英國工党應當代表的勞動人民越來越少了。\"由於藍領工人人數的急劇減少，以往一直作爲投票和政治關係之基礎的階級關係已經發生了戲劇性變化\"。　其中，最戲劇性的變化是婦女就業大幅度增加。婦女就業通常是\"半邊天\" - part time，或者是階段性的，並且具有階級地位不固定的顯著特點：今天當保姆明天當秘書；只要有大款出錢追捧，三陪小姐與大紅大紫的歌星僅有一步之遙；港臺影星無論多么清純，都要經過三級片的洗禮…… 年輕人就業具備類似的特徵。在中關村資本和高科技的催化下，雖然不可能人人一夜變成\"知本家\"，中彩式的暴富經歷，只要有真實的一、兩例，已經足以激動千百萬顆年輕的心了。更何況不信這個信什么呢？君不見，\"在全世界每天上萬億美元計的貨幣交易中，只有5％涉及到貿易和其他實質性的經濟交易。其餘95％是由投機活動和套利交易構成的。\"　商品經濟，市場調節。調節的結果是95％的錢用在不勞而獲的賭博上，不勞而獲自然成爲時代風尚。有這么多錢、這么多人在堂而皇之改革開放現代化高科技的賭博，當然炒互聯網可以暴富，炒股炒期貨炒外匯可以暴富，貪污受賄走私騙稅可以暴富，殺人越貨搶銀行亂集資可以暴富，憑什么指責人家《上海寶貝》不偷不搶，\"用身體寫作\"也可以暴富呢？只想開了，思想解放了，笑貧不笑娼了，放下身段渾不吝了，階級就再不是不可逾越的臺階。所以，調查表明，\"年輕選民和女性選民是受階級立場影響最小的一群人\"。　糟糕的是，這\"一群人\"是一大群人。結果，西方馬克思主義找不到北了。\"社會民主黨派不再擁有一個可以爲其提供穩定支援的\'階級集團\'。由於它們無法依賴自己以前的階級認同，因此不得不尋找與社會和文化上更具多樣性的環境相調適的新的社會認同。\" 

　　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多樣性的環境\"呢？\"在1994年的英國，有32％的新生兒是婚姻關係之外誕生的。在義大利，這一比率是7％，在法國是35％，在丹麥是47％，而在瑞典則達到50％。\"　五年之後，\"1999年在瑞典、挪威及愛沙尼亞等國家，一半以上的新生兒均屬婚外生子。在冰島，幾乎2/3的新生兒均爲婚外性行爲的結晶，丹麥與法國婚外生子的比率也高達40％\"。　 這種社會現象蘊含著價值觀念的深刻變遷：過去是當婊子還要立牌坊；如今是不當婊子不好意思。這不，眼看著一半多的孩子非婚生；婚生的那不到一半，又有幾家父母的婚姻能夠維持到白頭偕老？再過幾年，誰家裏有親爹，一定是和人類長尾巴一樣稀罕的返祖現象了。 

　　面對這些有娘沒爹的新人類，\"新的社會認同\"從何而來呢？ 

　　新工黨贏得的壓倒性多數票是一場積極的、專業化的競選運動的結果，這場運動利用了美國人開發出來的傳媒技術。人們普遍認爲新工党的根基是一種傳媒導向型政治，並認爲它正在創造一種\"設計者的社會主義\"。\"個人形象、象徵性舞臺、聲音的感染力、視覺效果\"所起的作用大於\"爭論中的問題、論證方式、施政綱領以及對競選承諾的評估。\" 

　　（二）激進的保守主義 

　　《第三條道路》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一針見血。新自由主義一方面極端激進：市場機制放之四海皆准，任何政府干預只能帶來尋租活動，導致效益損失；一方面又極端保守：\"個人主義和自由選擇應當在家庭和民族認同的邊界上嘎然止步\"。　尋租理論家們曾經不辭勞苦地計算過印度、埃及等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經濟損失的效率，個個總額成百上千億美元，令人先震驚而後猛醒。不知爲什么，從未有人計算過美國不讓中國民工去打工，這一項政府干預的效益損失？如今，中國民工打零工，每天十幾個小時工作，工資15元人民幣，不到兩美元；美國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每小時5.15美元；按1比8.3的匯率算，中國民工勞累一整天，只是美國一小時最低工資的1/3；哪怕都按美國每天工作八小時換算，中國民工日工資只是美國最低工資的不到5％！換言之，如果其他崗位的工資差距爲同比例，美國全國95％以上的工資，都是政府干預人民自由選擇工作而造成的\"租金\"。多少錢？四萬億美元，是中國四年國民收入的總額。　其實不算也能知道，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尋租\"活動，莫過於發達國家阻止發展中國家人民自由選擇工作了。 

　　新自由主義最痛恨政府干預；自由選擇工作是最基本的人權。儘管爲了\"人權高於主權\"，西方列強可以發動戰爭；儘管許多企業家冒著風險雇傭便宜的非法勞工；儘管人蛇們演出非法移民的慘劇一幕又一幕，慘絕人寰；適度開放邊界，允許發展中國家人民到發達國家打工，從來就是根本不能討論的題目。念過經濟學大學課程的人都知道，教授們經常在黑板上，\"勞動\"、\"資本\"兩條曲線一畫就開講。勞動和資本是現代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最基本的兩個要素。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談什么市場經濟，談什么全球經濟一體化？ 

　　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在《第三條道路》們也是不言自明的天經地義：\"在一個民族國家的世界裏，真正起作用的是權力或者力量\"。　這些權力或者力量顯然不是自由選擇的市場機制，要維護的首先是本民族的利益。因爲諸多被新人類雲遮霧障的老問題，遠沒有成爲歷史遺迹：\"在美國，1980~1990年期間産生的收入中有60％集中在占人口1％的少數人手中，而占25％的最貧困的人口的收入在30年間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在英國，\"收入最高的勞動者與收入最低的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已經達到了至少50年以來的最高值。雖然從實際生活水平上看大多數勞動人民的處境都比20年以前有所改善，但是，最窮的10％人口卻發現他們的實際收入下降了。\" 

　　收入如此不均，爲什么發達國家的人民不造反？就是因爲中國民工十幾個小時勞動工資不到兩美元。\"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此之謂也。香港收入再不均，老百姓生活得比大陸好；中國大陸再不抵，老百姓覺得比印度強；印度再不抵，又比非洲好…… 到了沒得比的非洲，就只剩殺人造反一條道路了。1994年，盧安達種族大屠殺，一次殺人一百萬，全世界有幾個人知道，幾個人關心？整個有娘沒爹的新人類，關心的是萊溫斯基×莫尼卡的性命運。 

　　如今全世界日生活費低於兩美元的人口近30億。有這30億人墊底，發達國家那點窮人怎么會造反呢？相反，如果真的是市場經濟，允許勞動力要素象資本要素一樣全球化流動，天文數字的\"租金\"頃刻化爲烏有，全球百姓消費者又能從這種制度安排的解放中得到多大的福利？用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市場經濟邏輯，衡量禁止勞動力流動的現實，什么政府最小化，國家虛擬化，全球經濟一體化，豈不壓根就是蒙人的嗎？ 

　　（三）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 

　　1996~1999年，僅僅三年時間，香港最低收入的20萬戶與最高收入的20萬戶，收入差距從13倍擴大到23倍。　倘若香港是一個獨立封閉的社會，分配如此不均，恐怕李柱銘早就率領窮苦百姓沖進李嘉城的豪宅了。老百姓不願意跟著李柱銘造反，是因爲有13億更貧困的大陸表叔墊底，是因爲可以到大陸買房置地逛窯子包二奶。不僅如此，濫觴於少數發達國家的貧富不均，經過全球一體化這么一\"化\"，就有了一個60億人口的大排汙池 - 大便拉在澡盆裏，誰也不堪忍受；到大海裏去拉屎撒尿，還不一定喂肥了哪條魚哩。 

　　按理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與另一部分人沒富起來或者相對窮下去，在語意上本來是對稱的。但是，只要參與的人群不斷擴大，原來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不能忍受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可以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和人群的捲入，逐步外部化，演化成多樣化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鬥爭，種族與種族之間的鬥爭，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鬥爭，以至於最原始的人類與自然界的鬥爭。如今，全世界有八億人在挨餓，每年因爲饑餓而死亡（包括疾病死亡）的人數上千萬。　到一些人民活不下去了的時候，各種形式的暴力行動自然發生。1945年以來，全世界各地各種局部衝突死亡人數五千多萬，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遺憾的是，從巴黎公社起義失敗以後，窮人反對富人的暴力革命都不是發生在生産力強大的發達國家。道理很簡單，\"在富裕國家，五歲以下兒童營養不良的比例不到5％，在貧窮國家高達50％的兒童吃不飽飯。\"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邏輯上，生產關係容納不下生産力的發展了，才會爆發革命。革命是生産力發達的結果。爲了這個普遍真理，當年生産力落後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已經奪取了政權，還在望眼欲穿地期盼歐洲國家爆發真正大工業基礎上的無產階級革命。當時人們沒有想到，普遍真理在資本流動、勞動力不流動的制度安排下，發達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可以通過向落後國家的轉移而大大緩解。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氣定神閑，長命百歲；落後國家各種類型的暴力革命此起彼伏，風起雲湧，而且是生産力越落後越革命。一戰結束産生社會主義蘇聯，二戰結束産生社會主義陣營，都不是先進生産力充份發達的結果。生產關係容納不下生産力發展的革命理論，在現實社會中轉化成誰活不下去誰造反。革命發生在落後國家，成爲必然的歷史現象。 

　　（四）資本流動更上一層樓 

　　勞動與資本，同爲市場經濟兩大要素，待遇卻有天壤之別：一個不許流動到了天經地義的程度，甚至連提出討論的可能都沒有；一個允許流動到了天經地義的程度，想上哪里上哪里，而且要高科技光速24小時連軸轉，大流而特流。\"在許多貿易仍保持著區域性的同時，在金融市場的層面上確實存在著一種\'完全全球化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由於市場基本教義論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它已經被迫從國內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層次上稱王稱霸\"。爲什么呢？資本流動更上了一層樓： 

　　最重要的變化是日益在即時交易的基礎之上進行運轉的世界金融市場作用的擴大。貨幣兌換交易中的日周轉額已逾萬億元……\"分離資金\"（disconnected capital）- 由社會機構進行管理的資金 - 與其他形式的資金相比，從全世界範圍來統計、自1970年起增長了1100個百分點。以1996年7月計，單是那些本部在美國的機構投資者們就掌握了11.1兆美元的資産。 

　　如今，資本流動的貨幣交易，95％是不勞而獲的投機賭博，是發達國家才會玩的高科技。結果是通過賭博再來一道財富再分配，保證發達國家越發達，發展中國家永遠在發展中。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次頗有說服力的實踐。金融危機玩得大發了，連索羅斯都心驚肉跳。於是，《第三條道路》勸人們拿出個辦法來，讓資本流動細水長流，不要大進大出，橫衝直撞。目的是想把勞動與資本一個能流、一個不能流，資本~富人向發達國家集中、藍領~窮人向發展中國家集中的格局合理化、制度化，長治久安。 

　　（五） 誰家的\"第三條道路\"？ 

　　長治久安什么呢？發展中國家藍領幹活，發達國家白領耍錢。一方面，隨著發達國家資源和勞動密集型工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相應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也轉移過去了。亞洲金融危機中，泰國的社會動亂，印度尼西亞對華人的暴力洗劫，南韓的工潮，表現出經濟高速增長掩蓋下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自己的藍領工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就業在不勞而獲的高科技賭博服務行業。　這裏用得上\"梯度理論\"了：越往世界的邊緣，鬥爭的性質越原始、越簡單 - 爲吃飽肚子而奮鬥；越往世界的中心去，越是脫離直接生産勞動，藍領越少，不勞而獲的賭博越多，錢來的越容易，人生奮鬥的目標反而不清楚了。 

　　發達國家富裕到了\"後物質主義\"時代，\"隨著社會的日趨繁榮，經濟成就和經濟增長的價值已經不象從前那樣光彩照人了。自我表現和對有意義的工作的渴望已經取代了經濟收入的最大化。\"　物質極大豐富，個人極大發展，幾乎就是馬克思憧憬的共産主義。這時，不僅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熄滅了，左派和右派之分都失去了原有的意義，政治越來越多地由非政府組織（NGO）來實現，1998年，綠黨在11個歐洲國家的國會擁有了席位…… 

　　第三條道路政治的總目標應當是幫助公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變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這些變革就是全球化、個人生活中的各種改變、以及我們與自然的關係。 

　　縱觀全書，雖然看不清楚究竟什么是今天的\"第三條道路\"，探索者的出發點肯定是善良的。　吉登斯反復強調：\"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市場依然有許多馬克思提出過的破壞性後果，包括據於主導地位的增長倫理觀、普遍的商品化以及經濟的兩極分化。\"\"畢竟現在還是階級社會\"。所以，第三條道路的探索\"仍然保留了一些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隨著蘇聯的解體，許多社會主義者已經開始集中精力來保護遇到壓力的福利國家\"。\"在許多國家，殘存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經把注意力集中在保護福利國家免遭新自由主義者的攻擊上。\"　 

　　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第三條道路的探索，經常有些令人倍感親切而又陌生的文字。不忍心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完全與馬克思主義無緣。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是西方的主義。朔本求源，濫觴於英國階級社會的馬克思主義，由馬克思的親女婿 - 拉法格，再拉薩爾、李蔔克內西，一路傳下來，經過不斷修正，繁衍成西方馬克思主義。發達國家有了四年一度的民主選舉，既然選民的多數是勞動人民，抛頭灑血的武裝鬥爭成了捨近求遠，通過議會選舉就能奪取政權，改造社會。英國工黨和西歐大陸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大多屬於這個脈絡，並且在實踐中取得極大成功：組織強大的工會，通過民主選舉和議會鬥爭奪取政權，推行社會保障和公費醫療，實行大規模的企業國有化和工人參加企業管理……\"結果象英國這樣的國家根本不能再叫做資本主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支左翼，由李蔔克內西的兒子和盧森堡分出來，順著列寧、史達林、毛澤東、胡志明、金日成、波爾布特，一路向東方落後國家傳過去。越往東，先進生産力越不發達。黨外的階級鬥爭越激烈、越殘酷；黨內的路線鬥爭越激烈、越殘酷。奪取政權一個比一個難，改造社會一個比一個更徹底。根據前文越過不下去越革命的道理，越往東的東方馬克思主義就越\"左\"。一直到東歐倒戈，蘇聯解體，中國改革，冷戰結束，和平發展，柏林牆一倒，兩大陣營對壘找不著戰壕了。全球經濟一體化，世界人權地球村。天下大同的玫瑰色霧靄之中，東西方馬克思主義歧路重逢，恍如隔世，頗有些他鄉遇故知，值得叫一聲\"同志哥\"的親情了。 

　　值得警惕的是，與所有西方學者一樣，《第三條道路》們有關社會進步方向的探討，閉口不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閉口不談發達國家人口的中產階級化，是資本全球流動和勞動力不能跨國流動的結果；閉口不談福利國家的福利，來源於對全球資源不成比例的超額利用，來源於對發展中國家人民先是殖民奴役、後是販賣奴隸、如今是跨國公司剝削。　譬如，\"美國境外至少有2500萬人在爲美國公司工作。500家公司控制著33％的全球國民收入，75％的全球貿易。\" 

　　《第三條道路》探索中的\"我們\"，是否包括我們這些出國公幹時經常被人懷疑有\"移民傾向\"的人群？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藍領很多、窮人很多的國家，雖然\"包二奶\"已經成爲舉國媒體關注的大問題，養家糊口仍舊是普通老百姓作人做事之第一要務。大多數人民畢竟沒有許多高質量的閒暇，繁殖出足夠數量有娘沒爹、靈魂迷茫到非要追求第三條道路的新人類。歐洲福利國家吃飽了撐的第三條道路，似乎還不是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然而，雲裏霧裏，似乎還是有一個\"幽靈\"在繼續徘徊：如今人家想沿著第三條道路繼續前進，我們腳下這條路正在走的路，究竟算是第幾條道路，通向哪里？ 

　　按道理，隨著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産業向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轉移，發達國家的藍領工人也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勢必相應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但是，世界太大了。就這點藍領工人，哪怕同時帶來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仍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求之不得，要努力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經過激烈競爭，才可能爭取得到。以1999年爲例，全世界一萬億美元直接投資流入世界各國，美國自己一家拿回去三分之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近水樓臺，流去900億；亞洲1060億，中東歐210億，整個諾大非洲只爭取到90億，占不到1％。　中國風景這邊獨好。不算臺灣、香港、澳門，只大陸這一塊，\"九五\"期間五年時間累計利用外資2800億美元。從1993年開始，大陸連續七年引進外資居發展中國家首位，連續六年世界排名第二。\"截至1999年底，外商投資企業吸收就業的人數超過兩千萬人，約占全國城鎮勞動力的10％。如果加上爲外商投資企業配套或提供各種服務的企事業單位職工，創造的就業機會更多了。\"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夥同這么多美元蜂擁而至的外國資本家，創造就業的同義語是剝削更多工人的剩餘價值。　究竟誰養活誰，曾經是共產黨動員人民造反有理的第一課。可是，非洲吸引不到外資，吸引不到隨資本而來的階級分化和階級鬥爭，沒有人來剝削，日子反而過不下去。如今，\"世界上225個最富有的人財産總額達一萬億美元；而世界上最貧寒的25億居民一年收入也不過一萬億美元。\"　世界真的是不公平，不合理；資本流動、勞動力不流動的安排真的是不公平，不合理。無可奈何的是，有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爭搶外資 - 爭著搶著受剝削，發達國家硬是始終沒有爆發革命。如今，\"世界最富的20個國家的平均收入是世界最窮的20個國家平均收入的37倍，在過去40年裏這一差距擴大了一倍。\"　雖然說是\"人權高於主權\"，貧窮國家窮死人、餓死人，卻是發達國家從來不干涉的內政。一個國家只能管好國家內部自己的事，我們能幹的只是繼續努力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使中國不要淪落成爲世界最窮的20個國家之一 - 革命將在那裏爆發，改造世界的希望在那裏…… 

　　（六） 信仰的困惑 

　　困擾到這裏並沒有結束。西方發達國家四年一次民主選舉，面臨的頭號問題是選票從哪里來，政黨究竟代表哪些階級的利益。靜態地看，這個問題在發展中國家似乎應該不複雜，窮人總是大多數。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同義語自然是主要代表窮人的利益。但是，自從有了全球經濟一體化，問題不一樣了：得罪了富人，外資不來，內資跑掉。多年來，珠江三角洲打工族出現不少問題，受騙上當，拖欠工資，工傷事故，人身虐待，殘廢的，炸死的，燒死的…… 在這一帶，可以說哪里發生重大事故，哪里就有不幸民工的屍體。媒體報道了不少，但是，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落實不下去。工會、婦聯不能組織 - 沒組織還讓老闆炒魷魚呢。外地民工裏大量黨員、團員，20多年來硬是找不到途徑和方式與當地黨、團組織接頭聯繫。聽起來不可思異，在共產黨的天下，難道\"向錢看\"看得共產黨都不認共產黨了？其實道理很簡單：你東莞來這一套，我外資就上惠州、汕頭了；你廣東來這一套，我外資就上浙江、江蘇了。投資環境不好，外資、內資話都不用說，撒丫子就跑 - 用腳投票。這年頭，到底是誰求誰呢？ 

　　西歐社會民主黨苦心經營的福利國家難以爲繼，是因爲資本全球流動，英國、德國工資高福利好抽稅重，資本就上中國了。換言之，倘若中國把幾千萬流動民工都高標準地社會保障起來，外國資本不復來，國內資本也會跑掉，跑到求資若渴、勞動力更便宜的印度、東南亞、非洲。　實踐檢驗真理的結果是，改革開放20多年了，珠江三角洲上千萬農民工打工已經打到第二代了，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醫療保險，沒有權利在當地成家立業，缺乏基本的公民權益。　 80年代初，月工資300~400元；到如今換了新千年和新世紀，還是300~400元、甚至更低。20年時間裏，工業産值兩位元數位增長，國民經濟翻了兩番，兩代民工名義工資不漲，甚至穩中有降，應當打破世界工業化史的吉尼斯紀錄了。在這個奇迹的基礎上，又有什么人間奇迹創造不出來呢？倘若不能按照鄧英淘們的思路西部大開發，在穩定壓倒一切之下，中國大陸豈不是要繼續創造三代民工名義工資不漲的奇迹 - 孫女掙的錢和奶奶當年一樣！ 

　　按照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與\"創造良好的剝削環境\"，邏輯上恐怕並非十分容易區別。市場經濟，資本、勞動兩大要素，拿勞動吸引資本，當然是勞動質量越高、價格越低越好。換言之，人民文化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低，組織保障程度越差，資本越高興。廣東外來民工是\"農村知識青年進城打工\"，平均文化水平高於廣東當地居民和全國居民，集中了全國各地農村青年的精華，所以港臺外資格外高興。麻煩的是這些勞動力曾經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育，雖然不一定讀過《資本論》原著，卻不難從切身經歷瞭解壓低工資、延長工時、汲取剩餘價值的基本原理。外來民工的工資被盡可能壓低到回家不幹了和犯罪的邊緣，犯罪率大幅度上升，搶劫、綁票港臺外資老闆的案件時有發生。同樣爲了\"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當地政府大大加強公安警力，嚴厲打擊犯罪，特別嚴厲打擊有組織的黑社會。 

　　除了碩大無朋的市場，中國大陸憑什么吸引如許多外資？比起也在千方百計吸引外資的波蘭、捷克、匈牙利等東歐轉軌國家，中國的優勢肯定不在法制健全，說穿了是法制不健全，小勞大獲、不勞而獲的機會多多。一方面是法制不健全，尤其是保護勞工權益的法制不健全；一方面是勞動力文化程度高而收入低。兩個方面都是資本、特別是那些希望小勞大獲、不勞而獲的資本求之不得的。在兩個方向上繼續努力\"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中囯共產黨究竟代表哪些階級的利益？問題似乎總要被越來越多的人們，特別是被共產黨自己的同志們提出來。 

　　問題是在共產黨的天下提出這樣的問題，有些今非昔比，不象舊社會那般直截了當。譬如，珠江三角洲的階級矛盾，不象舊社會那樣，本村的張姓地主剝削本村的張姓農民，而是當地同姓居民集體剝削外地民工。當地居民之間雖然也有兩極分化，卻都是地主，與地租有關的行業幾乎都爲當地居民壟斷，包括開旅店、辦餐飲，當警察，外地民工往往輪不上。兩眼一摸黑，人生地不熟，今天來了明天走，怎么能當警察呢？按一般的道理，在一個封閉的社會裏，這樣的社會結構發展下去，一定是當地居民與外來民工的矛盾越來越激化。問題是外地民工在打工的當地，除了出賣勞動力，的確一無所有；但家裏還有塊地，並非徹底的無產階級 - 實在不願意忍受剝削，還可以回家種地。各種現代交通工具的發達使民工往返流動的成本大大降低。在戶籍制度的嚴格限制下，大多數民工沒有就地安家立業的預期。不就是打幾年工，掙點錢回家，又不是一輩子在這裏當牛作馬，犯得上造反革命改造人家的社會嗎？ 

　　再譬如，大陸城市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近兩千萬。同時，直接入市的股民就有5~6千萬。　假設參與炒股的多爲城市居民，已經是一半以上的城市家庭參與炒股，當剝削工人剩餘價值的股東。這裏面有多少\"下崗工人~資本家\"或者\"職員~資本家\"？不得而知。股市上雖然是大戶作多作空，興風作浪，把散戶的錢席捲而去；但一般股民盼望股市上漲，盼望分紅增加，盼望不勞而獲的心情是一致的。這就象香港房價高得離譜，一半居民沒有自己的房子住。倘若真要關心窮人，降低房價，那已經高價買了房的一半居民首先大嘩。結果，媒體輿論被地産巨商所牽制，　多年來一直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面抱怨房價離譜，工薪階層\"供樓\"周期越來越長，很多窮人根本買不起房子；　一方面又爲房價繼續上漲拍手稱快，把房價、股市上揚當成香港經濟復蘇、繁榮的標誌，用來衡量特區政府\"一國兩制\"的政績。 

　　現實困惑的長期積累沈澱，釀成嚴重的信仰危機。2000年大鬧法輪功之際，中央電視臺請來國家一級戰鬥英雄、黃繼光的班長現身說法。老人家飽經戰火硝煙的清臒面孔，朝鮮文字的英雄證書，色彩斑斕的戰鬥勳章，令人扼腕感慨：這樣鐵打的老英雄也信了法輪功，究竟是誰的錯？法輪功之反動、之淺薄，只要翻幾頁李洪志的書就能一目了然。不能一目了然的是，這樣浮淺的胡言亂語居然有那許多人追隨；一些老革命革命了一輩子，居然歸依了法輪功；說明信仰的迷失和對信仰的渴望到了何等乾渴的程度。從理論上探索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之路，又一次來到迫在眉睫的歷史關頭。 

　　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東拉西扯，讓人找不著北。《超越左與右》更是眼花繚亂，撲朔迷離：在概念上，哲學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老保守主義、中間道路的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右派、新左翼、中左偏右、中右偏左…… 各種貼標簽式的概念多如牛毛，充斥全書。並且，作者拿這些外延內涵不清的標簽概念交叉重叠，興高采烈地拼湊出許多二級組合，諸如\"包含激進主義的保守主義\"、\"退出激進主義的社會主義\"、\"太過保守以致成爲激進！\"\"太過激進以致成爲保守！\"簡直成了繞口令。在內容上，社會福利、生産效率、階級和階級分化、就業與失業、消費與匱乏、富裕與貧窮、婚姻與家庭、婦女就業、資源枯竭、生態惡化、疾病、醫療保健、人口繁殖、老齡化、荷爾蒙、基因工程、兒童權益、性騷擾、交通事故、社會道德、暴力、戰爭威脅…… 所有人類遇到的問題應有盡有，成爲包羅萬象的大雜燴。在邏輯上，一方面強調\"已經變得激進的保守主義遭遇到已經變得保守的社會主義\"，\"左派和右派使用了許多共同的原始材料\"，因此，\"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已經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陳詞濫調\"。一方面自己又繼續使用這些約定成俗的\"陳詞濫調\"討論問題。一頭說，在充分就業的福利社會，\"象英國這樣的國家根本不能再叫資本主義\"；一頭說，\"中國轉而引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方式，開啓了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　 概念、內容、邏輯三個層面的混亂摻和成一鍋粥，卻硬撐起一副胸有成竹的大師嘴臉，使吉登斯的\"名著\"似是而非，難以卒讀。能看得清楚的有兩條：第一，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在對美國新自由主義說\"不\"。順著市場至上、個人至上的全球化一路走下去，歐洲福利國家國將不國。第二，簡單回到傳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已經不能圓滿解決問題，需要理論創新。 

　　思想邏輯的混亂糾纏，政治哲學的痛苦掙扎，是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不甘沈淪美國新自由主義，繼續第三條道路探索的頑強表現。吉登斯左右不是的不知所云，居然造成偌大影響，成爲英國工黨競選中煽情的亮點。不清不楚就敢妄稱\"布萊爾主義\"，不明不白就大言不慚\"重塑英國\"，反映出歐洲發達國家信仰危機的嚴重程度和對信仰的強烈渴望。　吉登斯自己沒有看明白的是，英國工党的勝利，15個歐洲聯盟國家13個社會民主黨掌權，共產黨和綠黨加入聯合政府，發達國家波起雲湧的反全球化抗議運動被稱爲\"社會民主主義的神奇回歸\"，　表現出廣大民衆對西方馬克思主義頑強探索的道義支援。根本原因是全球化的強烈衝擊，根據西方馬克思主義辛辛苦苦建立的歐洲福利國家難以爲繼。西歐發達國家原以爲借助自由市場的信念贏了冷戰，勝利的喜悅還沒有來得及充分表達，就被資本的橫衝直撞嚇得心驚膽戰。第三條道路的探索再次證明，歷史並沒有終結。《歷史沒有句號》，全球化不過是社會不斷分崩離析的條件。　這對中國大陸東方馬克思主義繼續探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或許是一種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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